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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成功经验 

朱恒夫
上海师范大学

【摘  要】  于1954年成功举办的

“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对于戏

曲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大

会的工作方式在今日仍有很大的借鉴

意义。会前，大会筹委会组织人员对

全区的剧种、剧团、剧目和演职人员

进行普查，谨慎地选拔参演的剧种、

剧目，并对拟参演剧目的修改进行精

心辅导。演出大会开始后，组织者始

终围绕“交流”“学习”这一办会宗

旨，安排参会者观摩剧目，听取领导

和专家的报告，参加剧本创作、表

演、导演、音乐、舞美等系列研讨

会，使每一位参会者都能更深入地理

解“戏改”政策，接受新观念，学到

新知识，提升艺术水平。大会的评奖

原则公开、公正、公平，以激发剧团

创作演出优秀剧目、特别是优秀现

代戏的积极性为目的，既肯定成绩

优异者，又兼顾剧种之间、地区之

间的平衡。

【关键词】 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

会；办会宗旨;“戏改”经验

华东区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设立的华东行政委员会所辖的五省一市—山东省、安徽省、

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上海市。“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就是由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组织的一次区域性戏曲会演活动。

演出大会于 1954 年 9月 25日开幕，至 11月 15日全部会演工作

结束，历时 52天，地点在华东行政委员会领导机关的驻地上海。

大会的参演剧种 35 个、剧目 158 个，参与大会演出、观摩、研

究、组织与后勤保障的人员有两千人之多，共演出 104 场，观众

达 161, 364 人次。举办这次华东地区规模空前、剧种剧目众多的

会演活动，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展示自 1949 年后五年间戏曲改

革所取得的成绩；宣传优秀剧目，发挥其示范作用，为剧团提供

优秀的剧本；纠正错误、统一认识，促进本区域戏曲按照《政务

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快速发展。

华东区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许多剧

种之“鼻祖”的南戏发源于浙江永嘉，雄踞菊坛二百余年的“百

戏之师”昆剧创始于苏州昆山，在近现代引领戏曲走向的京剧之

根为安徽的徽剧，而后来成为五大剧种之一的越剧是在上海成长

发展的。此外，华东区戏曲种类丰富，有 77种之多，几乎占当时

全国戏曲剧种总数的四分之一。因此，华东区的戏曲改革对于全

国戏曲建设而言有着引领性的作用。

这次会演的组织工作严肃认真、周到细致，最终完全实现了

预期的目标。许多当时被评为优秀的剧目，如黄梅戏《天仙配》、

梨园戏《陈三五娘》、越剧《西厢记》、吕剧《李二嫂改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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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借当》、闽剧《炼印》、芗剧《三家福》、京剧《秦

香莲》、锡剧《双推磨》、柳琴戏《喝面叶》，等等，

后来都成为所在剧种常演不衰的“骨子戏”；许多被

表彰的编剧、演员、导演、作曲、舞美等人员，则成

为推动其所在剧种甚至整个戏曲行业的骨干。不但如

此，此次会演的工作方式也为之后的同类戏曲活动所

效法。对于当下的戏曲工作，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调研、选拔、交流、学习:
形成共识

会演前，大会成立筹委会以及下属办事机构，下

发要求各省市组织剧目参加会演的通知，自是题中应

有之义。而为了全面展示“戏改”以来的成绩和保证

所搬演之剧目的艺术质量，大会组织者还着重做了两

件事情。

一是对全区的剧种、剧团、剧目和演职人员进行

普查，开展摸底工作。通过调查，不仅了解到全区共

有 77 个剧种，还弄清楚了每一个剧种的形成、历史

流变、常演剧目、声腔曲调、班社现状、名角艺人、

表演特色、传播地域，等等。六七十年前，许多剧种

因地处偏僻，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流传地域不广，

不为外人所知。不要说当时，即便现在也很少有人知

道诸如浙江的睦剧、湖剧，福建的三角戏、竹马戏、

“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全体获奖者合影

法事戏、大田戏、南剑戏，安徽的泗州戏、倒七戏等

剧种。而现在知名度很高的黄梅戏、吕剧，在当时也

不过是“山野里的花朵”，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和研究

它们。所以，想把全区所有的剧种都弄清楚，绝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若不去了解它们的历史和现

状，不但“戏改”工作无从抓起，就是本次会演也无

法体现“百花齐放”的方针，更达不到将最好的剧目

搬上舞台的目的。于是，大会责成华东戏曲研究院会

同各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的戏曲管理与研究机构，组织

人员，分成若干小组，在全区进行戏曲普查。有的小

组深入穷乡僻壤，跟着剧团走村串乡，一边看戏，一

边调查，最后再撰写出剧种调查报告。如关于吕剧，

有这样一段调查报告：

吕剧是乡间小戏，专业艺人很少，多是农村爱好

戏曲的农民，一村或几村，凑成个子弟班，在春节或

过去的庙会唱唱。有的演员听说去外村唱戏就很高

兴，不但不挣钱，甚至还自己带着小米去。据统计，

吕剧在山东流行达三十余县，占全省总面积的四分之

一强；如果连同“坐腔洋琴”所流行的地面算在一起，

差不多占全省总面积二分之一的样子。

吕剧的名称极不统一，多系群众的自然称呼。据

了解：有的称“洋琴戏”；有的称“化妆洋琴”或“上

装洋琴”。又有的因最初演《王小赶脚》时，是跑驴

的形式，便信口称为“驴戏”；在惠民一带，有的因

这种戏里的主要乐器是坠琴，拉时缕上缕下，叫它做

“缕戏”，以上两种名称，最初用文字记录的人都用

了“吕”字来代替。因为这种戏极受群众欢迎，故在

德平、济阳一带，群众又称之为“迷戏”；在胶东又

名“蹦蹦”。

吕剧的剧本分两种：一是本戏，一是小戏。本戏

多根据章回小说和鼓词脚本等改编的，如《金鞭记》

《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等，上演之前，把故事

情节说一说，分好角色，马上就唱，唱时没有准词，

称为“跑道子”，因多重于叙述故事，一段唱就能到

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一本戏演起来就要三天、

五天，甚至十天半月。小戏是它的基本戏，故事紧凑，

主题明显，结构短小精悍，如《小姑贤》《王婆骂鸡》

《拾娃娃》等，多是表现农民生活的，故它与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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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剧》，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

刊》，1954年11月版，第425 — 426页。

[2]  《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关于举行华东区话剧、戏曲观摩演出工作的指

示》，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刊》，第

3—4页。

[3]  伊兵：《谈〈炼印〉》，《文艺月报》1954年11月号。

关系最为密切。[1]

没有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样的内容是绝对写不出

来的。调查成果汇集成六册《华东戏曲剧种介绍》，

从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之前的 1954 年 6 月起，由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若没有以这样的调查为基础，

会演时就不可能呈现出35个剧种、158个剧目的盛况，

尤其是那些偏处一隅的剧种，如山东的五音戏、二夹

弦，安徽的倒七戏、泗州戏，江苏的淮海戏，浙江的

温州乱弹、睦剧，福建的莆仙戏、布袋戏等，很难出

现在舞台之上。

二是谨慎选拔参演的剧种、剧目，对拟参演剧目

的修改进行精心辅导。为了使演出的剧目能够体现“戏

改”方针，为戏曲界树立优秀的榜样，大会成立了“辅

导处”，向各省市派出辅导工作组，协助各省市对剧

目进行选拔和加工。筛选剧目的工作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是在剧种普查的基础上，了解剧种与剧团擅长演

出且观众口碑较好的剧目，遴选出其中较为优秀的参

加省市级戏曲会演；然后再从会演的剧目中选出参加

华东区观摩演出大会的剧目。山东、浙江、福建三省

按计划举行了会演和评奖活动，安徽、江苏、上海由

于水灾和其他原因，改变了计划，只举行了选拔预演。

选拔的原则早在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的“指示”中

就已经公布于众，具体为：1. 在剧种选拔上，一般以

本省特有的并具有一定艺术成就与优秀剧目者为主，

适当照顾其他剧种；2. 在剧目选拔上，一般应以该剧

种原有且经过整理者为主，思想内容上具有民主性，

有鲜明的艺术风格，能充分表现该剧种的特点；3. 优

先选拔创作的或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具有一定思想性

与艺术性，并为观众所欢迎的新剧目；4. 每省须在有

条件上演现代戏的剧种中选拔一个现代戏剧目。[2]

参演剧目确定之后，辅导组与各省的戏曲专家认

真指导剧目创演团队进行加工修改，如被观众和专家

交口称赞的闽剧《炼印》就是一个“整理”的成果。

这部戏原有首尾两段：首段写萧太师把杨振达的胞妹

抢到家里，萧妻嫉妒，将其收为婢女。杨振达的未婚

妹夫文溪明将萧太师诉于官府，官府反将文溪明打入

狱中。文母与杨妻入京控告，途遇杨传、李乙，杨传

同情其不幸遭遇，代为写状，嘱往新按院陈魁处告发

萧太师。末段写杨传、李乙回刑部后，陈魁被气死于

狱中，陈父奏报皇帝，然到处查觅假按院而不可得。

后来杨传与李乙自首，皇帝以杨传冒充按院时所判各

案无误，不但不予惩罚，还嘉勉二人。在华东戏曲研

究院与福建省戏曲专家的指导下，改编者删去了原有

的首尾两部分，因为“前一部分只是情节铺叙，与主

题无关，后一部分在于调和戏里所揭露的人民与封建

统治阶级间的深刻矛盾，是封建性的糟粕。删去了这

两部分，使主题更集中简练，人民性更显露。此外，

在现在保留下来的《炼印》一剧里，整理者也作了若

干有益的增删，他们把杨、李二人被派出京查案，改

成因为‘替受屈百姓讲话’，被刑部衙门开革出来。

在结尾处，原来是杨、李二人在炼印后挂好金印，一

走了之，现在改成炼印胜利后，装作微服出巡，在李

亨厅恭敬的送行中扬长而去。这些改动，使主题更加

鲜明，矛盾和冲突更加具体尖锐，人物性格也更加

突出”[3]。

演出大会开始后，组织者始终围绕“交流”“学习”

福建省代表团演出的闽剧《炼印》，获得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出

奖和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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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云生：《谈闽剧〈炼印〉的表演》，《新民晚报》1954年11月11日。

的办会宗旨，让参会人员在没有演出任务时，观摩演

出，听领导与专家有关戏曲工作的报告，参加剧目研

讨会，与其他剧种、剧团交流表演经验。会演期间举

办的专题报告有：夏衍的《为提高和发展新时代的戏

曲艺术而奋斗》、于伶的《正确地对待评奖工作》、

张庚的《地方戏曲艺术怎样表现现代生活》、伊兵的

《整理改革戏曲遗产，发展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戏曲》、

贺绿汀的《我对戏曲音乐改革工作的意见》、赵景深

的《向昆曲学习些什么》等。这些报告的专业性很强，

既有理论高度，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念；又

能给编剧、导演、演员、作曲以及舞美设计等实践工

作者以有益的启发。召开的座谈会有：“主要演员座

谈会”“导演座谈会”“各剧种乐师代表座谈会”“舞

台美术座谈会”“剧场、剧团管理工作座谈会”，等等。

在这些座谈会上，与会者畅谈所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困

难的办法，交流工作经验，向上级反映需要解决的问

题等。可以说，每一场座谈会都令与会者有所收获。

大会还安排著名老艺人传授表演经验，对他人的

表演进行评点，如昆曲表演艺术家白云生就对闽剧

《炼印》的表演提出了这样的宝贵意见：

当李乙报马房失火、杨传换印时，我觉得杨的

眼神表现得还不够明确。陈魁扭脸看失火的方向，

杨传这时不能立刻就换印，还应在这很快的一刹那，

左右看两眼（看看别人是否都扭过脸去了），然后

换印。这样表演出来，才更显得细致真实。当然，

这是在舞台上做戏，所有的人必然都会扭过脸去，

但将杨传作为一个真实人物来表现时，他在这一刹

那，就不能没有这几眼的。所以，演员在表演时，

最好是又快又清楚地把杨传的内心的紧张情绪都集

中和贯穿在眼神上表现出来，使眼睛灼灼地放出光

芒，同时，连呼吸都要控制，使全身的血液推动得

比寻常还要快，这样才能使人感觉到杨传手疾眼快

的机智，并且增加了这一场戏的紧张空气。[1]

毫无疑问，高明的指点能让许多演员有醍醐灌顶

之感。

为了让参会的每一位演职人员都能巩固学到的新

观念、新知识、新方法和新技艺，大会要求各省代表

团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心得，在大会结束前，还要求

每个人进行书面总结。到会议结束的时候，绝大多数

人都有了这样的共识：第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是引导戏曲发展的正确方针；第二，改革是戏曲发展

的必由之路，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是戏曲进步的最大

障碍，编演反映现当代生活的现代戏既是时代的要

求，也是人民大众的审美愿望；第三，新时代的演职

人员不再是旧时代的艺人，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

作者，需用精湛的艺术来参与伟大、富强、繁荣、文

明的祖国的建设；第四，戏曲不再是“角儿”的舞台

表演艺术，而是整体的“一棵菜”，需要编剧、导演、

表演、音乐、舞美以及管理等各方面通力合作，才能

创作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剧目，演员要从人

物性格出发，努力塑造出鲜活、真实的人物形象。

二、剖析剧目成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尽管多数参演剧目具有一定的艺术质量，但水平

参差不齐。为了让戏曲界有学习的榜样，大会在组织

“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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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仲彝：《评吕戏〈李二嫂改嫁〉》，《解放日报》1954年11月10日。

[2]  顾仲彝：《评吕戏〈李二嫂改嫁〉》，《解放日报》1954年11月10日。

大家观摩优秀剧目后，还会请专家评论剧目的优点，

请剧目主创人员介绍其经验。

顾仲彝在观看了吕剧《李二嫂改嫁》后认为，该

骂犬，不敢动手动脚，不敢过分的虐待，不敢过于束

缚媳妇的自由，这正好说明她处在解放后乡村的环境

下，作婆婆的已不能对媳妇为所欲为了。”[1] 三是郎

咸芬所扮演的李二嫂端庄稳重，表情细致，歌喉嘹亮

而又宛转自如，非常动听。“她在打麦一场（第二场），

舞蹈动作优美，雷雨一段，她表演惊惶失措，快步翻

身，舞姿变化多端，后与张小六一同抢救麦子，对舞

的一场戏更是又真实又有力又美丽。接着雨过天晴，

她取干衣和姜汤给他，替他缝肩上的破口，那种温情

体贴，又演得非常细致。”[2] 顾仲彝的评论，让戏曲

工作者清楚了一部优秀现代戏的标准：需要有与时代

合拍的进步主题，合情合理的故事内容，既曲折又自

然发展的情节，不能超越其生活环境的人物性格与行

动，表演需建立在对人物内心体验的基础之上。

柳琴戏《喝面叶》是一个传统剧目，未整理之前

虽然也深受农民观众欢迎，但没有进步的思想意义，

仅仅反映了生活中丈夫怕老婆的现象而已。原剧中的

老婆梅翠娥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家庭妇女，既不会做

饭，也不会烙馍。丈夫陈士夺则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

的人，有时做吹鼓手，有时在妓院打杂，没有一点儿

男人的骨气，对老婆莫名其妙地惧怕。有一次，梅翠

娥要喝面叶，陈士夺做好后，不敢用手端给她，而是

双膝下跪，将碗顶在头上献了过去。对于这个剧目，

改编者宋词介绍了整理经过：

我们最初研究讨论这一剧目时，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要否定它，认为这出戏没有教育意义，

仅仅暴露了两个懒惰人物的落后行为，戏里面又没

有一个正面人物形象，既不能表现阶级斗争，又不

能表现妇女争取自由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而且“怕

老婆”这种剧情内容也是不健康的，因此认为这个

剧目是不可能整理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这出戏

表现了妇女在封建社会里一种反抗夫权思想的行为

和要求同男子平等的一种民主愿望；虽然这种思想

江苏省代表团演出的柳琴戏《喝面叶》，获得剧本二等奖和演出奖

戏为现代戏树立了一个样板，它基本上克服了现代戏

普遍存在的“话剧加唱”的毛病，而表现出这样的优

点：一是主题单纯，线索明晰，结构严密，发展自然。

剧情的发展始终围绕主题一步步推进，没有任何不必

要的枝节。二是人物性格、唱词对白和背景气氛都充

满着农村朴实淳厚的泥土气息。就主要人物李二嫂来

说，她忠厚、勤劳，既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又在心里

残存着封建意识。“她怕婆婆，她跟小六接近怕别人

说闲话，但她究竟在解放区里，有妇女主任和识字班

小姐妹们的帮助和启发，她是有政治觉悟的，所以当

婆婆责骂她的时候，她据理争辩，她柔中带硬，又畏

惧又胆大。……天不怕这婆婆虽然很凶，但只能指鸡

山东省代表团演出的吕剧《李二嫂改嫁》，获得剧本一等奖、优

秀演出奖和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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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歪曲了、被掩盖了，如果剔除去许多坏的和封建

性的部分，是可能显露出人民性的光彩的；因此认

为可以整理，并肯定了它许多基本精神。这两种意

见经过较大的争论、研究以后，我们认为这出戏的

根本缺点是单纯暴露，并且作了不正确的讽刺（把

劳动妇女写成母老虎）。但如果仔细看来，戏里面

潜藏着和暗示着不少积极的因素，比如梅翠娥对陈

士夺的报复，虽然不能理解为妇女对封建夫权思想

的正当反抗，但也含有这种积极思想的可能性，因

为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妇女受着压迫，她们要求同男

子平等，不受男子管制的思想和愿望，是千百万妇

女多少年来所共同希望的。再者，戏里面所讽刺的

懒惰等落后意识，是真实的、深刻的，就是对今天

来讲仍十分需要尖锐的来批判和暴露这种种落后的

人和残存的旧的社会意识。[1]

基于这样的认识，改编者对人物形象作了近乎颠

覆性的改变，尤其是梅翠娥，变成一个勤劳、聪慧、

贤良的妇女，而陈士夺则变成一个朴实、但身上存在

缺点和有着旧意识的农民，剧目主旨变成了对他不能

踏实劳动和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进行讽刺与批评。这

样的整理经验，让正在从事“戏改”的人们得到启发：

在许多传统剧目中，精华与糟粕往往搅和在一起，只

有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新的思想观念去审视它们，

才能从现象中看到本质，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让传统剧目焕发出人民性的光芒。

而对于一些表现落后思想、艺术质量较差的剧目，

大会则以对戏不对人的态度，把它们作为反面教材进

行深入剖析，让戏曲工作者了解什么样的戏是违反“戏

改”方针的，如对黄梅戏《红梅惊疯》就进行了严厉

批评。《红梅惊疯》描写婢女红梅被地主收为小妾，

为躲避大老婆的嫉妒陷害，逃到佃户家分娩，生下的

孩子却被大老婆夺去占为己有，红梅愤极而疯。这本

来是一个能很好地表现被侮辱的妇女在旧社会深受欺

凌、压迫的题材，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人民性。剧中

的红梅一点也不憎恨侮辱她、仅把她当作传宗接代工

具的蔡员外，相反地，她在佃户家焦急地盼望他来，

虽有点不满，却也只是猜疑他“莫非是他已把心肠改

变，莫非是他又娶一房将我丢开”。红梅的人生理想

就是做“二房”，最好能借着儿子的力量将大房姜氏

压下去，让自己坐上正房的位子。“由于这出戏揭露

和抨击的方面只是残暴和凶恶的员外的大老婆，没有

进一步揭露造成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阶级逼害

和野蛮的妻妾制度，因此使人觉得这戏立场模糊，爱

憎不明。”[2] 红梅的形象和杜十娘、玉堂春、祝英台

等人物形象完全不同，虽然都是悲剧，但“人们在他

们的身上发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斗争反抗、永不妥

协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也反映着中国人

民追求自由幸福的理想和希望，悲剧只是事件本身的

结局，而人物对待悲剧的态度却相反的鼓舞了人们，

教育了人们。可是红梅不是这样的。她给人的印象是

悲惨的，是没有希望的，因而也唤不起人们的同情；

看过以后，情感上除去极端压抑以外，就再没有别的

了”[3]。受到批评的剧目还有扬剧《南访》、柳琴戏

《芊建游宫》、沪剧《张凤山卖布送人情》、婺剧《漆

匠嫁女》、莆仙戏《张果老种瓜》，等等。

无论旧剧目的整理、改编，还是新剧目的创作，

都是非常复杂艰难的事情，为加深戏曲工作者对“戏

改”政策的理解，帮助他们掌握整理、改编与创作剧

目的基本方法，大会请夏衍、于伶、张庚等人作了专

题报告，进行集中指导。夏衍对历史剧的改编与创作

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我们现在上演的历史剧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原有的、可以不加修改而保留下来继续演出

的优秀剧目，第二是经过整理或改编的传统剧目，

第三是完全新创作的历史剧目。这中间的第一类，

如京剧的《打渔杀家》《八大锤》等，这一类剧目

解放后没有改编也不需要改编，演出照过去的原样，

因为这些戏原来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革命性、现

[1]  宋词：《柳琴戏〈喝面叶〉的整理》，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华东

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刊》，第297—298页。

[2]  伊兵：《整理改革戏曲遗产，发展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戏曲—关于会演剧

目的专题报告》，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

念刊》，第143页。

[3]  吴同宾：《对〈红梅惊疯〉剧本的意见》，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

《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刊》，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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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衍：《为提高和发展新时代的戏曲艺术而奋斗—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

大会的总结发言》，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纪念刊》，第31页。

实性，照原样演出就有以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教育人民的作用，而这种历史生活的真实反映及其

中所含有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即使到了社会主

义社会，也还是我们教育人民的重要内容，由于这

些剧本不是今人的创作而是古人的创作，而剧中的

人物又是受有历史条件限制的古代人物，所以我们

就不能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要求这些

剧本的作者，就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剧中

的人物；第二类，如《将相和》《秦香莲》等，故

事是原有的，人物性格是原有的，原来的剧本基本

上是可用的，只由于剧本内容夹杂有若干封建落后

因素，创作方法上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于是我们

就根据“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加以改编

或整理，在此，由于这一类剧目经过了今人的整理，

而整理的目的是为了“推陈出新”，于是我们就不

能不要求剧本整理者具有新的观点，运用新的创作

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新的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来反映历史的真实。这里所说的新的观点和新的创

作方法是什么？毫无疑问，我们的目标和要求应该

是最进步、最科学、最能客观而真实地表现历史事

件和人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至于第

三类，如《猎虎记》《黑旋风李逵》等，这都是今

人创作的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的历史剧，那就

问题更简单，要求也应该更明确了，因为创作的人

是具有新思想新观点的现代人，尽管他处理的题材

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就无疑的应该力求用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用描写的真实性

和历史的具体性，从发展过程中来反映历史的真实，

并以这种真实具体的反映，来达到用爱国主义、民

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的目的。[1]

夏衍、于伶等都是华东局的领导干部，但是谈起

戏曲来，就像长期从事戏曲工作的专家，不但说的都

是内行话，而且能高屋建瓴，抓住关键问题，语言又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所以听讲的人尽管文化水平参

差不齐，但都没有隔膜之感，且无不深受启发。

为了让华东区乃至全国戏曲界能够分享整理、改

编和创作的优秀剧目，大会在会演期间，选出 69 个

优秀剧本编印成《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选

集》（共7集），分发给参会代表和有关人员、单位。

其中就有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天仙配》《夫

妻观灯》、常锡剧《双推磨》、沪剧《金黛莱》《赵

一曼》、京剧《黑旋风李逵》《秦香莲》、甬剧《两

兄弟》、闽剧《炼印》、梨园戏《陈三五娘》、越剧

《西厢记》、昆剧《醉皂》《断桥》，等等。之后又

增加经过修改加工的 33 个剧本，编辑出版《华东地

方戏曲丛刊》（共 30集），由华东戏曲研究院编辑，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评奖原则、方法和目的：
促进戏曲尤其是现代戏的发展

评奖是会演的重要环节，尽管每一次会演活动的

评奖目的都是鼓励成绩突出者，为大家树立学习的榜

样和指引戏曲发展的方向，但是很多都没有达到预期

的效果，甚至还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而此次华东区

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评奖活动，虽然不能说令人人满

意，但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评

奖的原则与方法得当，评奖的过程公开、民主。

大会的评奖原则主要有三点：一是衡量剧本质量

的标准，首先看思想内容是否正确，主题是否具有积

极性，能否用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对

于改编、整理的传统剧目，除了看它在内容上有无人

民性之外，还要看它在艺术风格上有无特色，能否充

分表现该剧种的特点。而对于仍处在探索阶段的现代

戏，则持鼓励、扶植、爱护的态度，只要思想内容健

康、艺术形式能够表现具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就予以

充分肯定。二是新剧本的创作和演员的表演，都应该

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谓现实主义，就是真实

地反映历史、反映生活，塑造出与历史背景和人物生

活环境相一致的、可信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三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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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伶：《正确地对待评奖工作—九月廿七日向全体代表同志所作的专题

报告》，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刊》，

第106页。

[2] 《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评奖经过》，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编《华

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刊》，第40 — 43页。

安徽省代表团演出的黄梅戏《天仙配》，获得剧本一等奖、优秀

演出奖、导演奖和音乐演出奖

福建省代表团演出的梨园戏《陈三五娘》，获得剧本一等奖、优

秀演出奖、导演奖、音乐演出奖和舞台美术奖

安徽省代表团演出的梆子戏《寇准背靴》，获得演出奖

服装……偏远的地方的剧种就无法和大城市的剧种等

量齐观了”[1]。故而不能绝对地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各

省市、诸剧种剧目的艺术高低，应该考虑省市之间、

剧种之间相对的平衡。

评奖方法为：第一，以在各省、市会演中的得奖

情况或选拔预演的成绩为评奖基础。第二，演员奖的

评定主要考察其现场的表演水平，但也要考虑到有的

演员因为在参评剧目中担任的是次要角色，限制了其

表演才能的充分发挥，应通过调查研究，结合其平时

的表演水平和在观众中的声望来加以评定。对于已经

展示出较高表演水平的青年演员和新文艺工作者，则

从培养戏曲后备力量的目的出发，评定等级可稍高于

其实际演出水平。第三，由戏曲专家、各省市文化主

管部门的有关干部和不参选的声望卓著的戏曲导演、

表演、作曲等人员，组成剧目、演出、音乐三个小组，

对演出的剧目分别进行讨论、研究，列出得奖的建议

名单。评奖委员会常委会在小组所提建议名单的基础

上，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后，再开列出得奖名单草案，

然后将草案发给各代表团和观摩团进行讨论，请他们

提出意见。在汇总各方面意见后，评奖委员会常委会

再次讨论、研究，对名单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名

单再次发给各代表团和观摩团讨论。通过几番自下而

上、自上而下的讨论，直至常委会所提名单与各方面

的意见基本一致时，才将名单上呈评奖委员会。评奖

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讨论、表决，每一位获奖者

都需得到半数以上的票数方能通过。最后，将投票通

过的名单报送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经文化局批准

后，获奖名单才算最终确定。[2]

在会演的筹备、演出和评奖过程中，对现代戏的

偏重态度是明显的。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下发的关

于举行戏曲观摩演出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各省至

于各剧种发展历史长短不一，艺术形式各不相同，从

业人员数量、流布地域大小等都不一样，各省市之间

的情况客观上也存在差异，“譬如灯光、布景、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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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选拔出一部“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大会开幕演

出的第一场戏是吕剧现代戏《李二嫂改嫁》，亦明确

表达了这种态度。会议期间，大会宣传处处长刘厚

生两次撰文论述关于现代戏的问题。他批评了一些

人对待现代戏的保守思想：“首先表现为对于地方戏

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表现能力的怀疑。……其次，

在有些戏曲剧团大胆地运用戏曲形式表现了新人新事

之后，又往往会碰到许多要求过高、吹毛求疵、求全

责备的批评，以致缩手缩脚，不敢再行尝试。……地

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一开始时必然是粗糙的、不够

成熟的、稚嫩的，任何新生的事物都是如此。只有经

过不断地努力，从各方面帮助、扶植、鼓励，才能由

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不成熟到成熟。如果一开始就

予以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指责，企图以几十、几百年锤

炼下来的优秀遗产的艺术水平去要求新剧目，批评新

戏不如老戏‘过瘾’‘精炼’，其结果必然是抱残守

缺。”[1] 他还提出这样的观点：“戏曲工作的两个最

基本也是不可分割的任务，是继承民族遗产和创造新

的戏曲。……工农兵大众对于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

他们不仅要求在舞台上看到优秀的传统戏曲，更要求

反映新的生活和斗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2]

正因大会对现代戏的创作演出大力提倡，故而其得奖

率大大高于传统剧目。参演的现代戏剧目只有14部，

仅占所有参演剧目的 8.9%，但获奖的就有 7部，一

半的现代戏剧目都得了奖。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不仅转变了人们对于戏曲现代

戏的态度，还促进了导演制的全面建立，探讨了声

腔音乐的革新路径。通过观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有

无导演的剧目在艺术呈现上的差异，所以会后不久，

全国范围内的国营剧团和民营公助剧团都开始设立导

演岗位。此外，大会亦推动了戏曲声腔音乐的改革和

发展。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院长贺绿汀在专题报告

中，对不重视戏曲音乐改革的现象给予严厉的批评：

“个别直接领导的干部不懂音乐，而又自以为是，工

作中强迫命令，甚至认为戏改问题主要仅是剧本的问

题，……编剧、导演对歌剧特征不了解，用话剧的形

式去处理地方戏曲，因而新产生的地方戏曲往往脱不

了‘话剧加唱’的形式，使得戏曲的形式不伦不类，

他们从来不去考虑音乐在戏曲中应该起些什么作用。

因而往往一个剧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编剧上，然后

把剧本交给作曲者，要他在三四天之内完成配曲任

务，因而迫使音乐工作者粗制滥造。”[3] 大会期间，

还请在声腔音乐改革上有突出成绩的俞绂棠、张斌、

王爱群分别介绍了绍剧、吕剧与梨园戏的音乐改革经

验。无论是专家的理论指引，还是作曲者的经验传授，

对于戏曲界认识音乐之于剧目的重要性和如何进行音

乐创新，都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之后戏曲音乐能

够快速发展，本次观摩演出大会功不可没。

自 1952 年 10 月举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

大会至今，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戏曲会演至少有三百次，

但很少有像“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样，既被

当时的人们高度肯定，又被后来者念念不忘。之所以

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办会的宗

旨是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戏曲，组织者在会前、会中

乃至会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紧紧围绕着这个宗旨。更

为可贵的是，无论参加会演的演职人员，还是带队参

会的领导干部，乃至大会的组织者，都由衷地认同这

个宗旨，并积极配合大会工作。1954年成功举办的“华

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对于戏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大会的工作方式在今日仍有很大的借

鉴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戏曲史（上海卷）”（项目批准号：

19ZD04）、上海高水平大学建设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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